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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 

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及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 

羅麗馨 

 豐臣秀吉於1592年和1597年兩次出兵朝鮮，他在第一次出兵

(文祿之役)前後，連續頒布禁止軍隊殺人、掠奪、放火、非法課役

等禁令。但實際上，日軍各將領在佔領地殺掠朝鮮人、燒毀民家、

搶奪糧食等。第二次出兵(慶長之役)時，小西行長等13位將領共同

連署，在全羅道及慶尚道等地發布同樣內容的安民榜文，但日軍

仍然殺掠、焚蕩。尤其割朝鮮人之鼻，在第二次入侵時更是有計

畫的在各地展開。 

 日軍在這場戰爭中，不論男女老少，俘虜不少朝鮮人至日本。

戰後朝鮮與日本交涉送還俘虜，但僅少數隨朝鮮使節歸國，大部

份則留居日本。他們多半從事農耕，或被役使當奴僕。少數有技

藝者或學者，則受到重視和禮遇。這些俘虜在學術文化、燒造陶

瓷、創建佛寺、行醫救人等各領域，對日本均留下不少影響。 

 此外，掠奪之大量書籍，迄今仍收藏於諸文庫。近十萬銅活

字的掠奪，則改進日本的印刷術，在學術、思想、技術等文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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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發展上有極大意義。 

關鍵詞：豐臣秀吉、文祿之役、慶長之役、禁令、掠奪、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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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豐臣秀吉(1537-1598)於 1592 年和 1597 年兩次出兵朝鮮，他在第一次出

兵(文祿之役)前後，連續頒布禁止軍隊殺人、掠奪、放火、非法課役等禁令。

但實際上，日軍各將領在佔領地殺掠朝鮮人、燒毀民家、搶奪糧食等。第

二次出兵(慶長之役)時，小西行長等 13 位將領共同連署，在全羅道及慶尚道

等地發布同樣內容的安民榜文，但日軍仍然殺掠、焚蕩。尤其割朝鮮人之

鼻，在第二次入侵時更是大規模的在各地展開。戰場上非人性、非理性的

殘酷景象表露無遺。 

  日軍在這場戰爭中，不論男女老少，俘虜不少朝鮮人至日本，這些俘

虜僅少數後來隨朝鮮使節歸國。留居日本的俘虜，則各有不同命運。他們

大多數從事農耕，或作奴僕。少數有技術者或學者，則受到重視和禮遇，

這些俘虜在日本文化、陶業、宗教、醫藥等領域均有其影響。 

  有關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主要利用姜沆 (1567-1618)與鄭希得

(1575-1640)的被擄日記，及 1607 至 1636 年朝鮮使節的使日記錄。由於日本

禮遇姜沆和鄭希得兩位學者，及朝鮮使節所接觸的俘虜有限，因此由他們

的日記和記錄只能概略了解，無法呈現完整面貌。本文除根據有限史料建

構朝鮮俘虜在日本的圖像外，亦承續松田甲、內藤雋輔的研究成果。1主要

分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朝鮮交涉送還俘虜、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

朝鮮俘虜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等四部份作論述。 

二、 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 

  佔領朝鮮半島並使朝鮮國內安定，是豐臣秀吉征明必先解決的問題。

其措施，由他出兵朝鮮前後連續頒佈的禁令和指示可以推知。如 1592 年正

月，他對壹岐、對馬、高麗(朝鮮)發佈三條相同的禁令，即禁止軍隊橫暴行

                                                      
  

1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

松田甲，《日鮮史話》(東京：原書房，1976)，第2、3編；松田甲，《續日鮮史話》

(東京：原書房，1976)，第1、3編。論文中人物，生卒年不詳者，省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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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放火，及對朝鮮農民非法要求。2正月五日向諸大名發佈的「定書」(法

令)，亦是嚴禁將士行暴，違犯者「一錢切」。所謂「一錢切」有各種說法，

如掠取一錢即處斬，或只要有掠取行為便處斬，實即處以嚴刑之意。此外，

就是使庶民安於各業。3這些禁令與 1590 年秀吉征小田原時，對淺野長政

(1547-1611)和吉川廣家(1561-1625)的指示完全相同。4秀吉將征服、統治朝

鮮，視同如日本國內的統一。4 月 22 日秀吉接到小西行長率領的第一軍已

攻陷釜山和東萊的報告時，仍指示諸大名進入朝鮮後，必須遵守先前的禁

令，並使朝鮮農民回家安住各理生業。5此一指示於 4 月 26 日給加藤清正

(1562-1611)、鍋島直茂(1538-1618)、毛利輝元(1553-1625)、黑田長政(1568-1622)

等八條的「掟」(法則)，可以看到更具體化。第一、三、五、六條是使朝鮮

農民回家安住，禁止向朝鮮農民索取米糧金銀、救濟飢餓的朝鮮農民等。

第二、四條是遵守秀吉頒佈的禁令。6攻陷漢城後，5 月 16 日秀吉給在朝鮮

諸將指示的第二、三條，亦有町人、農民回家安住，遵守禁令的要求。7之

後諸將分治八道，即毛利輝元在慶尚道、小早川隆景(1533-1597)等在全羅

道、福島正則(1561-1624)等在忠清道、森吉成(?-1611)等在江原道、宇喜多秀

家(1573-1655)等在京畿道、黑田長政等在黃海道、加藤清正等在咸鏡道、小

西行長(1555?-1600)等在平安道。諸將在各道的行政方針，以毛利輝元為例，

6 月他在慶尚道發佈如下榜文：「永行日本禮樂於此邦，而要移風換俗也。

                                                      
  

2
  《毛利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

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8，880號、881號、882號、883號、884號，

〈豊臣秀吉禁制〉，頁140-143；《松浦文書類》2(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謄寫

本)，〈禁制〉，頁32、33；日下寬編，《豐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頁327、

328。 

  
3
  《毛利家文書》3，884號，頁143；《吉川家譜》(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秀

吉賜吉川廣家定朱印狀〉，頁36右左。 

  
4
  《淺野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

京大學出版會，1968，覆刻)，家わけ第2，18號，〈德川家康小田原陣軍法及豊臣

秀吉禁制寫〉，頁44；《吉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

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9，114號，〈豊臣

秀吉禁制〉，頁82；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240-241、243、263。 

  
5
  《鍋島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高麗國禁制〉，頁51右-52左。 

  
6
  《毛利家文書》3，900號，〈豊臣秀吉法度〉，頁160-161。 

  
7
  《加藤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頁40左-41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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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官，下至萬民，得此心則速出山中受降。而在其官者事官役，業其農

者勤耕農。……今出山而受降者活之，又可與恩賞也。不改舊惡，於不來

服之輩者，尋求山間可殺之也。可憐生，若復各居縣邑之日，我日本之人

或奪官民之妻子資財，或致濫妨狼籍者，即日縛其人可加誅罰也。」8黑田

長政進攻平壤時，在黃海道白川附近立榜文：「黑田甲斐豐臣長政，通諭黃

海道兩班、人民等。日本非是前日之日本，要與天下共享太平，寬徭薄賦，

按堵如舊。大軍之過，大小迎謁。入山逃避者斬，自持軍器盡納于官，違令

者斬。雖宰相朝士，避亂者毋隱來見，公私賤當盡為百姓。」9黑田長政強調

的是寬徭薄賦，逃隱者、持軍器者皆斬。當時「一道之民，投棄兵器，先期

迎降。受倭帖文，公然塗貼，惟恐其後至。」10加藤清正在咸鏡道的諭文：「今

不可有無道之儀，更勿疑乎。越土民等，速令歸宅，可專農耕者也。」11《宣

祖實錄》載：「見賊榜文，則郡縣黎民，男收麥，女織組，各管家業。軍士

犯法者，則極罰焉。」12秀吉對朝鮮的政策是懷柔，在佔領地力求維護社會

秩序，撫綏農民，使百姓各安其業。 

  秀吉一再發佈禁令，而各軍亦在佔領地立安民榜文，但實際上並未真

正遵守。如小西行長上陸後，在東萊「斬首三千餘級，虜五百餘。」在忠

州「刎首三千餘級，虜數百人。」13渡洛東江時，燒毀周邊民家。14在驪州

無船渡漢江，則毀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聯為長筏以渡。進入漢城後，焚

燒宗廟、宮闕、公私家舍，刮索帑藏，15甚且掠奪漢城附近佛寺的佛舍利。16
1593

                                                      
  

8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本篇，附記第5，〈民

政及賑恤〉，頁158。 

  
9
  李廷馣，《四留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51(首爾：景仁

文化社，1996)，卷8，〈行年日記〉，頁28。 

 
10

  李廷馣，《四留齋集》，卷8，〈行年日記〉，頁28。 

 
11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東京：東洋文庫，1936)，別編第一，頁271。 

 
12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卷26，「25年5

月己巳」條，頁319下。 

 
13

  天荆〈西征日記〉，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書類從》(東京：続群書類從完

成会，1970)，第3，卷1，頁677上、678上。 

 
14

  《直茂公譜》，收入佐賀縣立圖書館編，《佐賀縣近世史料》(佐賀：佐賀縣立圖書

館，2003)，1編1卷，卷6，頁165上。 

 
15

  柳成龍，《懲毖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北京：全國圖書館

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下冊，卷1，頁313；李肯翊編，《燃藜室記述》(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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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月平壤敗後，大殺平壤城內的朝鮮人。《宣祖修正實錄》載：「行長等

忿平壤之敗，且疑我人外應天兵，盡殺都中民庶。惟女人免死，男子或有

扮着女服而免者。」17
 

  鍋島軍在開城府，「破大寺，取糧。」18攻入咸鏡道後，駐守德源的鍋

島平五郎在當地進行二項施策：一、給予居民可以往來的證明文件，以換

取糧食。二、任用投降村吏管理當地。此表面雖是安定居民，但真正目的

則為保障軍隊糧食。鍋島軍在高原甚至拘捕地方官吏作為人質脅迫納糧，

城中因此兵糧如山。19此外，在永興、定平、咸興、洪原、德源等地，則逼

迫當地官吏提出「租稅牒」，貢納田米、春牟(麰)、秋牟、真麥、木麥、小

豆、大豆、粟、稷等榖物。20鍋島軍在各佔領地征收租稅以充實兵糧，名為

納貢實為掠奪。 

  加藤清正在忠州時，看到小西軍以牛馬運送掠奪物，特別以此勸戒將

士，勿沿途掠奪，以免阻礙行軍。21但他在慶州燒毀佛國寺；在端川徵調朝

鮮民夫挖掘銀礦；攻吉州城時殘殺出城尋找野菜和薪木的百姓；在柵城則

出城到臨溟掠奪糧食；在北青強迫居民供應米和大豆。移陣時，燒毀各村

房屋。將佔領地的畫師、書師、陶藝師、紡織師、細工師等，擄送秀吉。22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卷18，頁572下、573上。 

 
16

  《高野山文書續寶簡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寫真帳)(一)，〈真佛牙舍利傳

來記〉，頁15。 

 
17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卷27，「26

年正月癸巳」條，頁241上。 

 
18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收入北島万次，《朝鮮日々記、高麗日記》(東京：株式

会社そしえて，1982)，「天正20年(1592)6月1日」條，頁379上。 

 
19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7月2日」條，頁381上；「7月18日」條，頁381上；《直

茂公譜》，卷7，「7月2日」條，頁176下；「7月18日」條，頁176下-177上。 

 
20

  芝葛盛，〈文祿役に於ける占領地收稅の一斑〉，收入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

戦偉績》(東京：史學會，1905)，頁176-184。 

 
21

  〈清正行狀奇〉，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会，1958)，

第23輯上，頁407下。 

 
22

  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

抗(上)》(東京：文献出版，1993)，頁277；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

文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下)》(東京：文献出版，1993)，頁475、

482-483；片野次雄，《李舜臣と秀吉：文祿、慶長の海戰》(東京：誠文堂新光社，

1983)，頁92；下川兵大夫，〈清正高麗陣覺書〉，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



豐臣侵略朝鮮的殺掠及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 ．99． 

《亂中雜錄》載：「清正在賊中兇毒為最，故前後所經之地，焚蕩之酷，殺

掠之慘，非他賊可比。」23
 

  毛利輝元進入靈山後，與島津軍在此搶奪米糧，並逮捕四、五百名地

下人(朝鮮人)。24至星州仍是掠奪糧食，虐殺地下人。25在距星山四、五里處，

掠奪米糧、軍營用具，甚至少婦。26到尚州繼續奪取兵糧，進入義城則掠奪

糖、米、松果，及朝鮮百姓等。之後，以安東為據點，襲擊周邊民家，掠

奪糧食，逮捕朝鮮人。27
 

  小早川隆景的軍隊同樣在占領地掠奪，此由其隨軍僧侶安國寺惠瓊

(?-1600)給自己佛寺的信，大致可以知悉。惠瓊在信中提到，靈山、玄同等

地兵糧眾多，這些兵糧可運至名護屋的小友，或對馬的豐崎和釜山浦。28森

吉成在江原道金剛山榆山店寺，「縛居僧數十人，索金銀諸寶。」29黑田長

政在黃海道金谷封閉穀倉，同樣掠奪佔領地糧食。30各軍在攻城的同時，亦

向朝鮮民眾掠奪糧食以補充軍糧。 

  1593 年正月八日平壤之戰日軍失敗，之後各軍陸續撤至漢城。在漢城，

各軍為了取暖，拆民屋取薪。31在漢城內燒殺，以致「男女牛馬雖同處曝死

                                                                                                                         
書類從》(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第4，頁309上。 

 
23

  趙慶男，《亂中雜錄》1，收入朝鮮古書刊行會編，《大東野乘》(京城：朝鮮古書

刊行會，1910)，頁585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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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收入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

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下)》，「5月8日」條，頁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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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5月18日」條，頁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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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5月25日」條，頁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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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6月26日」條、「7月4日、6日、16日、26日」

條、「10月2日、5日、8日、10日」條、「11月1日」條、「1593年正月9日、11日」

條，頁730、732、733、739、741、749；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

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上)》，頁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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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辻善之助，〈安國寺惠瓊の書簡の一節〉，收入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

頁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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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維翰編，《松雲大師奮忠紓難錄》，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韓國佛教全書》(首爾：東國大學校，2002)，第8冊，頁101中。 

 
30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別編第一，頁147-149。 

 
31

  吉田蒼生雄，《武功夜話》(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7)，卷3，〈高麗国在陣の日

本軍困難の事〉，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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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收之無人，而臭氣掩天塞地。」32至 2 月，糧食不足情形更加深刻，日

軍不得不出城掠奪。33
4 月 18 日由漢城撤退至釜山，沿途仍是焚掠。4 月末

抵達尚州，駐紮鳥嶺、尚州的日軍繼續燒掠。34
6 月攻陷晉州後，連日屠戮，

並詐稱「避入司庫大倉者免死」，愚民因此爭相進庫，結果日軍「一炬燒之」，

城中死者達六萬餘人。35《懲毖錄》載：「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

犬不遺。賊皆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36《芝峰類說》載：

「晉州城陷，六萬人同日殲焉。搜山藪剔，殺掠士女，罔無紀極，此開闢以

來未有之禍也。」37之後，日軍散入求禮、光陽、南原、順天，「搶掠閭里」。

在泗川、固城、三嘉、宜寧，「焚掠」、「焚燒公私閭家」。38
 

  1597 年二次出兵朝鮮時，島津義弘(1535-1619)、蜂須賀家政(1558-1639)、

生駒一正(1555-1610)、小西行長、毛利吉成、鍋島直茂、池田秀雄(?-1597)、

中川秀成(1570-1612)、熊谷直盛(?-1600)、垣見一直(?-1600)、早川長政、吉

川廣家、長曾我部盛親等(1575-1615)13 人，於 9 月共同連署，在全羅道海

南、康津，及慶尚道昆陽、丹城，發佈榜文。其內容為：逃離之百姓還鄉，

專心農耕。若不還鄉，則與南原周邊等郡一樣，放火焚蕩。「上官」悉殺戮，

其妻子從人等全誅死，住宅放火燒毀。百姓若密告上官隱匿處，則給予褒

獎。39此榜文一方面安民，另一方面卻是殺人、放火。日軍殺人、放火、掠

奪等暴行，《亂中雜錄》載：「義弘等兵進泊昆陽、金鰲山下、露梁等處，

                                                      
 

32
  《泰長院文書》，收入佐賀縣史編纂委員會，《佐賀縣史料集成》(佐賀：佐賀縣史

料集成刊行會，1960)，第5卷，〈古文書編〉，105號，頁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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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53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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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慶男，《亂中雜錄》1，「6月29日」條，頁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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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晬光撰，青柳綱太郎編，《原文和譯對照芝峰類說》(京城：朝鮮研究會，1916)，

卷3，〈兵制〉，頁79。 

 
38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40，「26年7月戊辰」條，頁585上；卷41，「8月辛

亥」條，頁630下。 

 
39

  《島津家文書》2，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家わけ第16，971號，〈全羅道海南定榜文之事〉，頁

254-256；972號，〈慶尚道昆陽定榜文之事〉，頁256-258；973號，〈慶尚道丹城

定榜文之事〉，頁25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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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山殺掠，公私家盡為焚蕩。」40太田一吉的隨軍僧醫慶念，其〈朝鮮日々

記〉中亦載，在釜山他看到日本商人將朝鮮民眾當作奴隸強行帶走。在慶

尚道宜寧、河東地區，看到日軍大規模掠奪、放火，用鎖和竹枷帶走俘虜，

連小孩也掠捕。41日軍攻陷南原時，俘虜很多非戰鬥員男女，各軍總計取 3,726

首級。42之後，進兵全州。《亂中雜錄》載：「賊兵入全州，盡為焚蕩，毀夷

城壕。」43《宣祖實錄》載：「全州南原一帶，積屍山委，公私廬舍無一遺存，

所見極慘。」44留屯全州的小西軍等，則開市誇示「南原所得唐物」。45日軍

在全州之殺掠，據被忠清兵使李時言(?-1624)俘虜之福田勘介的供詞：「南原

既破之後，全州聞風先潰，故行長入空焚蕩。……勿論老少男女，能步者

擄去，不能步者盡殺。……」46柳川調信(?-1605)由南原往求禮時，如《亂

中雜錄》載：「右賊屯于院內村，設伏兵于院下川邊，日日收穫，兼搜山谷，

殺掠人畜，不可勝計。」47加藤軍和太田軍由鎮川撤退至蔚山時，沿途仍是

焚蕩、殺掠。48《亂中雜錄》又載：「允直茂等自清州還出公州，與清正子

兵數萬，焚蕩湖西右路，因流下全羅右道，盡為焚蕩。」49太田軍到達慶州

後，在慶州附近繼續掠奪糧食。50《宣祖實錄》載：「蓋賊犯全羅忠清也，

分三路深入，及其退還亦分路散掠。」51日軍在朝鮮半島各地，殘殺、焚蕩、

擄人、掠奪，戰場上非人性、非理性的殘酷景象表露無遺。 

  日軍另一暴行是割朝鮮人之鼻，此在文祿之役時已出現，慶長之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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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慶男，《亂中雜錄》3，「8月5日」條，頁6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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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乾，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

完成会，1958)，第20輯下，卷590上，「慶長2年9月14日、15日」條，頁292下；「19

日、22日、26日」條，頁294上下；「10月3日」條，頁299上下。 

 
49

  趙慶男，《亂中雜錄》3，「丁酉年9月15日」條，頁75。 

 
50

  慶念，〈朝鮮日々記〉，「10月4日」條，頁85。 

 
51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4，「30年11月丁酉」條，頁19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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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規模的在各地展開。52《亂中雜錄》載：「當初，秀吉出送金吾(小早川

秀秋)等之日，令曰：年年發兵，盡殺彼國人，使彼國為空地。……但人有

兩耳，鼻則一也，割鼻以代首級。」53依此推測，割朝鮮人之鼻似是秀吉的

命令。又，《鹿苑日錄》載：「本朝銳士攻城略地，而擊殺無數。將士雖可上

首功，以江海遼遠，劓之備大相國高覽。」54《雍州府志》載：「豐臣秀吉公

朝鮮征伐時，軍士每得韓人首級，厭海陸運漕之煩勞，斬耳鼻贈日本。」55即

日軍割敵人之鼻，是因首級轉運不便。日軍此一暴行，韓國史料如《懲毖

錄》載：「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國

人，悉割其鼻，以示威。」56《芝峰類說》載：「平秀吉令諸倭割鼻以代首

級，故倭卒遇我國人，輒殺而割鼻，沈鹽送于秀吉。」、「血肉之慘，舉此

可知。而是時我國之人，無鼻而得生者亦多矣。」57
 

  割鼻之確切數字不清楚，但鍋島直茂和吉川廣家二軍，自慶長二年

(1597)八月中旬至十月初，總計割鼻 29,000 餘。若加上長宗我部、島津、太

田、脇坂、加藤等軍隊，必然更多。58慶長三年十月泗川之戰，島津軍取首

級 38,717，並割其鼻。59割下的鼻子，是用鹽或石灰浸之裝桶，呈送給秀吉。

《朝鮮記》載，大將取首級，其餘取鼻，以鹽和石灰裝入壺。60《元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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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京都：法藏館，2000)，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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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長三年十月一日朝鮮国泗川表に於て討捕首注文〉，《征韓錄》，收入北川鐵

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卷5，頁296；面高連長坊，

〈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東京：近藤活版所，

1902)，「(慶長2年)10月2日、3日」條，頁642，均有島津軍追捕上官，割其鼻的記

載。村井章介認為38717首級是誇張數字，因明與朝鮮之聯合軍估計只有36700人。

村井章介，〈島津史料からみた泗川の戦い〉，《歷史学研究》，736(東京，2000.05)，

頁16-17。 

 
60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乾，卷590上，「慶長2年8月16日」條，頁28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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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在全羅道蔚山郡，割取 6,006 人之鼻，用鹽浸之，每千個一桶，計六

桶。61《義演准后日記》載：「傳聞，從高麗上耳鼻十五桶，則大仏近所築

塚埋之，合戰日本得大利。」62秀吉將這些割鼻聚埋京都大佛寺傍，史料稱

此為鼻塚或耳塚。63大佛寺是當時京都的名勝，鼻塚建於此，似乎是秀吉有

意向日本百姓顯示他的戰果。 

三、 朝鮮交涉送還俘虜 

  日軍在朝鮮半島大肆俘虜朝鮮男女，並將其送回日本。《宣祖實錄》載：

「……各陣倭人等以為行長若來，則不久撤兵，本國在擄男婦不得帶去云，

潛於回船陸續附送。」64此外，也有被日本商人當作奴隸強行帶至日本者。

在日俘虜總計約五、六萬人。65根據慶暹(1562-?)、吳允謙、姜弘重(1577-1642)

的使行錄及姜沆、鄭希得的被擄日記，知朝鮮俘虜分布對馬、壹岐、藍島、

薩摩、長崎、飛蘭島(平戶島)、唐津、名護屋、博多(筑前)、小倉(以上九州地

區)、下關、上關、廣島(安藝)、三瀨島(安藝)、巖島、備前、韜浦(以上中國地

區)、伊豫、阿波、土佐、德島、大津(大洲)(以上四國地區)、兵庫、姬路、室

津、淡路、大坂、淀浦、紀伊、京都、伏見、佐和山、駿河、江戶等地，66由

俘虜分布的地區，亦反映出兵將領多徵自九州、中國、四國三地。朝鮮俘

虜較多的地方，如歸國俘虜全以生言：「夫以生之類，在薩摩州者，三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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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祥，《織豐政權と東アジア》(東京：六興出版，1989)，頁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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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慶暹，《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首爾：民族文化文

庫刊行會，1986)，第2輯；吳允謙，《東槎上日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

行摠載》，第2輯；姜弘重，《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

第3輯；姜沆，《看羊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鄭希

得，《月峯海上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8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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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人，別置一區，將至二紀。」67鄭希得言：在郎古耶(名護屋)，「市上逢

人，太半我國之人。」在對馬島，「城下逢人半是被擄人」，在阿波「城下

有長江，江上有虹橋，橋上每逢十人，八、九我國人也。」68姜沆在大津言：

「我國男女前後被擄來者，無慮千餘人。」69《癸未東槎錄》載：「壬丁被擄

人，肥前多有之。距鳴護一息之地有一村，人家數百餘戶，號為高麗村，

以燔造沙器為業云。」70鳴(名)護屋附近之村，應是指唐津。慶暹在赤間關

言：「擄人之多，無過於此。」71申維翰，《海槎錄》載：「倭言淀江之岸，

有名晉州島者，乃壬辰倭擄晉州人而處之，今其一村無他種。」72壬辰之役

在晉州俘虜的朝鮮人，被安置在淀江附近的晉州島，至 1719 年該島皆是朝

鮮人。 

  朝鮮於 1607 至 1811 年 12 次派遣使節至日本，其中 1607、1617、1624、

1636、1643 年 5 次赴日除打探日本消息、祝賀日本統一及將軍襲職外，另

一方面是交涉送還俘虜。1596 年朝鮮雖曾派遣黃慎(1560-1619)至日本，而

安國寺惠瓊、宇喜多秀家亦表示，若和談成功願讓俘虜隨使節歸國。但因

未有結果，且傳言兩國將再戰，最後得以歸國者，僅「金永川女子及男婦

二十餘人」，及一姜姓小童而已。73
 

  戰後歸國之俘虜，1600 至 1606 年因對馬島主宗義智(1568-1615)請和而

送還者約 2,400 人，74隨僧惟政(1544-1610)返國者 3,000 餘人，75其間還有少

                                                      
 

67
  末松保和編，《光海君日記》(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卷114，「9

年4月癸丑」條，頁230下。 

 
68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1598年12月10日」條，頁92下；「12月21日」條，頁

93上；「3月4日」條，頁84上。 

 
69

  姜沆，《看羊錄》，〈賊中封疏〉，頁16上。 

 
70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頁23

下-24上。 

 
71

  慶暹，《海槎錄》，「閏6月19日」條，頁50下。 

 
72

  申維翰，《海槎錄》中，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1輯，「9月11

日」條，頁65下。 

 
73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8輯，「9月9

日」條，頁51上下。 

 
74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22，「33年2月丁酉」條，頁607下；卷123，「33

年3月己未」條，頁615上；卷124，「33年4月甲申」條，頁623上；卷138，「34年6

月甲午」條，頁842下；卷153，「35年8月壬辰」條，頁73下；卷160，「36年3月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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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逃回者，或德川家康(1542-1616)為促成和議命令送還者，76總數約 5,500

餘人。1607 至 1643 年送還的俘虜人數，明確記載的，如 1607 年送還 1,240

人，1617 年約 350 人，1625 年 146 人，1643 年 14 人，77總計約 1,800 人。

由以上數字，知送還的俘虜與被俘虜之人數相差甚大。 

  朝鮮使節對送還俘虜問題，自始即極力交涉，如 1607 年所攜文書有如

下之語： 

……敝邦生靈繫累凡幾萬，拘縶凡幾載。自六、七年來馬島似若致

力於刷還者，而前後所送不啻九牛之一毛。……今兩國要結新好，

不於此時盡還被擄男婦，則貴國雖稱改前代非者，其誰知之。……78
 

即送還之俘虜，僅是「九牛之一毛」。其後雖由宗義智繼續斡旋，但如前述

歸國者少。 

  至 1617 年朝鮮俘虜在日本已二十餘年，對馬島主宗義成(1604-1657)與

家老柳川調興(1603-1684)雖知此次朝鮮使節亦為「刷還」俘虜而來，但認為

與 1607 年的情況已大不相同，即「少者已長，男婚女嫁，老者已長子孫。」

故而憂慮雖有刷還之令，但必有不肯歸國之人。朝鮮使節則認為，在日本

的朝鮮俘虜相當多，男婚女嫁有子孫者應是少數。人都有懷土之情，之前

刷還或逃回國者即是思鄉之故。所以是對馬島主未竭力協助，並非俘虜不

肯回國。79
 

                                                                                                                         
辰」條，頁136上；卷163，「36年6月甲午」條，頁163下；卷187，「8年5月丁酉」

條，頁455下。 

 
75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39，「38年4月乙巳」條，頁304上。 

 
76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24，「33年4月甲申、丙戌」條，頁623上；「庚子」

條，頁632上；卷165，「36年8月庚子」條，頁195上；卷174，「37年5月壬戌」條，

頁285下；卷136，「34年4月庚午」條，頁799下；「壬辰」條，頁809上、810上。 

 
77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41，「40年8月辛酉」條，頁309上；慶暹，《海

槎錄》，「7月26日」條，頁51上載1418名；末松保和編，《光海君日記》，卷119，

「9年9月戊寅」條，頁265上；卷120，「9年10月丁巳」條，頁277上；末松保和編，

《仁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卷8，「3年3月辛酉」條，頁

190下；卷44，「21年11月己丑」條，頁420下。1599-1643年被虜人之歸還計63件。

參見米谷均，〈朝鮮侵略後における被虜人の本国送還について〉，收入鄭杜熙編

著，《壬辰戰爭：16世紀日‧朝‧中の国際戰爭》(東京：明石書店，2008)，頁106。 

 
78

  慶暹，《海槎錄》，頁35上。 

 
79

  李景稷，《扶桑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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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依 1607 年之例，只刷還願歸者。朝鮮使節認為： 

刷還之事，只令願歸者出送，則必無可歸之人。被擄之人來此已久，

各有接主。主家不肯出送，故出令。今已累日，而絕未見願歸之人，

如此終無可歸之人。願更嚴令，一切出送。80
 

使節又認為：「將軍已下刷還之令，而被擄人絕無來者，必是主倭等不肯放

還也。若不十分嚴令，似難刷出。須作文書，以為憑刷之地可也。」81即要

求刷還文書，以為憑據。但此次送還的人數更少，未及前次的三分之一。 

  15、16 世紀，對馬島民至朝鮮半島沿岸捕魚、貿易，朝鮮亦給予貿易

特權。1598 年戰爭結束後，對馬島主極欲再至朝鮮交易，除多次送還俘虜

求和外，在朝鮮使節至日本時，一路隨行，斡旋刷還俘虜一事。但朝鮮使

節並不信任他們，如義成、調興均表示願盡力刷還，但當俘虜求見使者時，

常被馬島人「呵禁揮卻」、「麾而去之」、「叱呵驅出」。使節推測，「大概觀

其情態，所經地方皆是大將高官，恐以刷還一事，得罪於彼輩，生此攔阻

之計。」因此批評馬島人「反覆兩間，狡詐不測，甚可痛也。」82至於對馬

島內的俘虜，朝鮮使節則要求全數刷還，如 1617 年之從事官李景稷

(1577-1640)對柳川調興和橘智正等曰： 

他地方則只依將軍之令，刷出願歸者。爾島則與我國藩邦無異。在

島之人，沒數刷還，然後朝廷可知爾等向國之誠也。83
 

返歸至對馬時，李景稷又對宗義成表示： 

地方各有主將，馬島或不能擅便，故容有所恕也。至於貴島之事，

則專在島主，在此被擄之人，悉數刷還，然後朝廷方知本島盡誠之

意。84
 

即認為對馬島上仍有俘虜未送還。又，在交涉送還俘虜的過程中，朝鮮使

                                                                                                                         
條，頁3上。 

 
80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9月5日」條，頁59上下。 

 
81

  李景稷，《扶桑錄》，「9月5日」條，頁13下。 

 
82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7月13日」條，頁55上；李景稷，《扶桑錄》，「8月8

日」條，頁6下；「8月13日」條，頁7下。 

 
83

  李景稷，《扶桑錄》，「10月4日」條，頁19下。 

 
84

  李景稷，《扶桑錄》，「10月6日」條，頁1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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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認為其據理以言，對馬人則有厭色。懇辭以諭，則互相推諉。85此外，將

軍只送還願歸者，此雖為「欠事」，但一路所經多不奉行，有願歸者亦不悉

還，這些馬島均不能卸責。86對馬人阻攔俘虜見使者，及對馬島上仍有俘虜

之事，1624 年的使行錄仍可看到。87送還俘虜的交涉至 1636 年止，但 1643

年仍有俘虜歸國，88之後的使行錄則未再有相關記載。 

  送還的俘虜人數，隨年歲流逝逐漸減少。俘虜最多的西海道，1636 年

甚至「無一口歸還」。89俘虜歸國者少，其原因或是不願歸國，或是無法歸

國。不願歸國者，如 1607 年之副使慶暹在京都曾質問僧元豐曰： 

他國使臣傳命之後即可回程，而徘徊遷延以至累日者，專為刷還一

事。今之所得尚未滿數百，公等亦未嘗不為致力，而何以如此耶。 

元豐答曰： 

非不力焉，將軍許令願歸者，皆為刷出。而但被擄之人，皆少時入

來，男婚女嫁，生子居產，今至十餘年，有若土著之人。願歸者少，

兹以如此。……90
 

1624 年之副使姜弘重言： 

至如被擄之人，赤手而來，數年之間，貲或累百金，以此人樂其生，

無意還土。91
 

1636 年之譯官洪喜男(1595-1660)為刷還事開諭周防守板倉勝重(1545-1624)，

勝重答曰： 

敢不盡力，但歲月已久，餘存無幾。壯者已老，幼者已壯，各有子

女，恐無願歸之人。92
 

                                                      
 

85
  李景稷，《扶桑錄》，「9月19日」條，頁16下。 

 
86

  李景稷，《扶桑錄》，「10月6日」條，頁19下。 

 
87

  姜弘重，《東槎錄》，「10月25日」條，頁29下；「(1625)2月5日」條，頁42下。 

 
88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8月24日」條，頁32下；「9月23日」條，頁33下；

「9月25日」條，頁33下。 

 
89

  任絖，《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

「(1637)2月16日」條，頁64上。 

 
90

  慶暹，《東槎錄》，「閏6月7日」條，頁49上。 

 
91

  姜弘重，《東槎錄》，〈聞見總錄〉，頁48上。 

 
92

  黃 ，《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4輯，「11月19日」

條，頁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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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朝鮮俘虜在日本十餘年、二十餘年、三十餘年，男婚女嫁，生子置產，

累貲百金，有如土著，終無歸國意願。甚且有俘虜認為：「二十餘年受恩之

人，不可相負」。使節雖再三諭以「受恩輕重，熟與汝之父母。」、「禽獸

至無知也，鳥還舊巢，牛馬知家，矧以人而不如禽獸乎。」唯仍「頑然不

動」。93亦有俘虜以年老有子孫、盡忘本國言語、已無父母親屬等為藉口，

思鄉之念全無。甚而言曰： 

雖往我國，而衣食無資，生活甚難。不為軍兵，則為人奴隸。與其

受苦於我國，寧安過於此。94
 

又，1624 年之譯官康遇聖(1581-?)曾聽聞大津人言： 

朝鮮人李文長者，方在倭京賣卜而食。恐喝被擄人等曰：朝鮮之法

不及日本，生計甚艱，資活未易。還歸本土，少無所益。以萬端不

好之語，遍行遊說，以絕其向國之心。……95
 

以至有信其言而無意歸國者。也有俘虜認為，回國後朝鮮「待之太薄」，或

已不清楚朝鮮情況，96而不肯回去。俘虜願歸者少，李景稷有如下分析： 

年過十五以後而被擄者，稍知本國鄉土，稍解言語，似有欲歸之心。

而每問本國苦樂如何，投足左右，未定去就。丁寧開說，反覆懇諭，

解惑者亦少。被擄於十歲以前者，言語舉止直一倭人。特以自知其

朝鮮人氏，故聞使臣之來，偶然來見，而略無向國之心。且此欲歸

未決，徘徊於彼此者，皆庸賃喫苦之人。至於生計稍優，已著根本

者，頓無歸意。或聞或見，情態可惡，直欲芟刈而不可得也。且倭

人之俗，最緊使喚之人。朝鮮被擄太半為人奴僕，主倭每喝以朝鮮

人刷還者，或殺或逆諸絕島。且於使臣各自召募，渡海之後，則隨

                                                      
 

93
  李景稷，《扶桑錄》，「9月20日」條，頁17上。 

 
94

  黃 ，《東槎錄》，「12月1日」條，頁47上；金東溟，《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

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4輯，「12月1日」條，頁12下。 

 
95

  姜弘重，《東槎錄》，「11月27日」條，頁34上。李文長為儒者，長於占卜。在日

本講學，與日本文人交遊，受日本厚遇。參見川本桂子，〈李文長のこと－ある朝

鮮役被擄人の辿った人生－〉，《群馬県立女子大学紀要》，第1号(群馬，1981.03)，

頁91-99；米谷均，〈朝鮮侵略後における被虜人の本国送還について〉，頁116-120。 

 
96

  姜弘重，《東槎錄》，「11月23日」條，頁33下；李景稷，《扶桑錄》，「9月6日」

條，頁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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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多小，便作己奴使喚之。彼不知事情者，萬端生疑，以絕其向國

戀土之情。倭人之巧詐，甚可憤惋也。97
 

即十歲以前被擄者，言語舉止已成日本人，完全無歸國之心。十五歲以後

被擄者，若生計較好，亦無歸意。若為人奴僕，則因主人以歸國後可能被

殺，或亦可能成為奴僕等恐嚇之，以致猶豫不決。又，有些俘虜表示願歸

國，且已「置簿受料」，但臨行卻不來，或逃走。98吳允謙批評：「蓋汙染已

痼，喪失本心。徘徊反側，未有定志。故雖血誠諭引，反覆開誘，終不肯

回心出來。……刷還之難，如此如此。」99李景稷批評：「大概無懷土之心

者，湖南(全羅道)人被擄者為尤甚也。」、思歸者為「稍知有誠之士族，及

在此喫苦之人也。」100事實上，不僅湖南人，大凡被擄者在日本居住愈久，

愈姑息於安土。使臣雖與之「丁寧相約」，但其仍「百般巧避」。101
 

  無法歸國者，多半是「主倭不肯放還」，102或主事者塞責。主倭隱匿不

放，使行錄中此類記載甚多。主事者敷衍塞責，如小倉城有很多俘虜，越

中守忠奧則只送還李太成夫妻兩人。質問之，忠奧便召來三、四位不願歸

國者，問其願歸與否，這些人皆搖頭。忠奧即曰：「如彼，如彼，奈何云。」

103其他如四國地區，海路遙遠，此地之俘虜亦難以歸國。104
 

四、 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 

  朝鮮俘虜至日本後，如表 1 所列，男性的工作有內侍、廚子、賣卜、

奴僕、寫字、竹細工師、業醫、為僧、點茶、富商家養子、為軍、教習鳥

                                                      
 

97
  李景稷，《扶桑錄》，「8月22日」條，頁10上。 

 
98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9月15日、16日」條，頁59下；李景稷，《扶桑錄》，

「9月15日」條，頁16上。 

 
99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9月15日」條，頁59下。 
100

  李景稷，《扶桑錄》，「7月22日」條，頁10上；「9月20日」條，頁17上。 
101

  姜弘重，《東槎錄》，「(1625)正月7日」條，頁40上。 
102

  慶暹，《海槎錄》，「閏6月11日」條，頁50上；李景稷，《扶桑錄》，「9月19」

條，頁16下；姜弘重，《東槎錄》，「10月21日」條，頁29上。 
103

  李景稷，《扶桑錄》，「9月26日」條，頁18上。 
104

  李景稷，《扶桑錄》，「9月13日」條，頁1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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銃、放砲、燔造沙器等。女性則成奴婢，或為日人之妻。105據加藤清正屬

下福田勘介被俘虜後之供詞： 

南原既破之後，全州聞風先潰，故行長入空焚蕩。……勿論老少男

女，能步者擄去，不能步者盡殺。以朝鮮所擄之人，送于日本代為

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換替為兵。106
 

即被擄朝鮮人是送到日本從事農耕。日本農民赴朝鮮作戰，朝鮮俘虜可補

勞動力不足。 

  被擄男女老幼大半無技藝，其多被當作僕役使喚。朝鮮國王宣祖

(1568-1608 在位)召見黃慎、趙德秀時，曾問曰：「汝能知見我國人乎？皆為

倭子奴僕乎？」德秀曰：「臣果知見矣。以臣所覩，被擄人多至三分之一，

而率皆奴虜，使之輕重折辱。……」107李景稷言：「朝鮮被擄，太半為人奴

僕。」108鄭希得則言：「被擄之人，皆使於倭，服其廝蕘其役，而我等則幸

免矣。」109鄭希得是儒者，受高僧半雲子和僧醫長延厚待，「終始得免倭家

之服役。」110
 

  朝鮮俘虜在和談期間已有被轉販情形。《宣祖實錄》載：「當初被擄者，

雖多年少，可用人則入送于其國，其餘則轉輾買賣使喚，而多有餓死者云。」、

「言朝鮮男婦被擄者轉賣於日本，若美婦人則至捧三十餘兩云。」 111
1617

年譯官與柳川調興交涉送還對馬島俘虜時，調興答曰：「此事不可空手而

                                                      
105

  亦有製造豆腐、擔任庒屋、開拓荒地、開採銀山、擔任藩主近侍、町奉行、從事傳

教等。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747、759、764、770-771；

崔官，《文祿慶長の役：壬辰、丁酉倭亂：文學に刻まれた戰爭》(東京：講談社，

1994)，頁73；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入鮮計畫〉，《青丘學叢》，3號(大阪，

1931.02)，頁138-139。 
106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3，「30年10月庚申」條，頁167下。 
107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戊戌」條，頁610上。趙德秀於1596

年閏7月隨黃慎出使日本。 
108

  李景稷，《扶桑錄》，「8月22日」條，頁10上。 
109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1598年2月11日」條，頁82下。 
110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1598年正月5日」條，頁82上。半雲子為蜂須賀家政異

父兄。 
111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49，「27年3月乙酉」條，頁36下；卷60，「28年2

月癸丑」條，頁24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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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有財可為，其間不無買出之人云。」112魯認(1566-1623)在和泉州一小

島遇到奇孝淳、鄭東之等人，他們於壬辰之役被擄，後「輾轉至此島」。113

在藍島，有淳昌女子(筑前太守屬下之婢)投書使團中之下人，曰：「此地最貴

者虎皮，若得一張，可以自買而還。」114此說明朝鮮俘虜可買賣或自贖。

又，亦有俘虜被遠販至澳門、印度、歐洲等地。如 1643 年的長崎平戶町「人

別帳」，內有名川崎和助右衛門之妻，及池本小四郎之父被賣至天川(澳門)

的記載。115義大利人 Carletti(1572-?)在長崎以十二 scudi 購買五個年輕朝鮮

奴隸，至印度哥亞放走四個，只帶一個回家鄉佛羅倫斯。116此外，亦有俘

虜隨朱印船至呂宋、安南等地，如晉州士人趙完璧三次至安南。117日本區

主教 Cerqueira(1552-1614)，因目擊葡萄牙商人在長崎買賣朝鮮俘虜，於 1598

年召集日本各地的傳教士至長崎開會。一方面禁止人身買賣，違者處以破

門，並徵收罰金。另一方面則收容朝鮮俘虜，使其受洗成為教徒。118
 

  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實況，據使行錄記載，貧困者有借貸、鬻女的

情形。如益山兩班韓姓俘虜，「窮不能自存，貸人銀三兩。」貸主則留其妻

為人質。譯官雖籌三兩銀給贖之，惟其妻並無返國之意。119咸平兩班崔弘

烈妻春伊攜子往見使者，其子在日本娶妻生子，「負債多至六十兩」，使節

團以日供餘米三十三石給其償債。120大坂有一俘虜，「自言貧甚，去歲鬻七

                                                      
112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7月12日」條，頁55上。 
113

  魯認，《錦溪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9輯，「3月10日」

條，頁6。魯認(1566-1623)於1597年8月南原之戰被擄後送至伊豫，之後又被送至和

泉。日記自1599年2月22日至6月27日，記載其搭明使節團船隻逃走，經北京回國的

經過。 
114

  李景稷，《扶桑錄》，「8月3日」條，頁5下。 
115

  近藤正斎，《亞媽港紀略藁》，收入《近藤正斎全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05)，

第1冊，頁11下；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朝鮮俘虜救済及教化〉，《青丘學叢》，

4號(大阪，1931.05)，頁45。 
116

  山口正之，〈朝鮮役に於ける被擄人の行方─朝鮮被擄人賣買の一例〉，《青丘學

叢》，8號(大阪，1932.05)，頁141-143下。12scudi=2.4pound。 
117

  李睟光，《芝峰集》(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卷23，〈趙完璧傳〉，頁53-57。 
118

  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朝鮮俘虜救済及教化〉，頁42-45。 
119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9月18日」條，頁59下-60上。 
120

  姜弘重，《東槎錄》，「12月24日」條，頁3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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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女子。」121姜弘重認為：「間或有來現者，或托以負債，或托以主倭不許，

情狀百變，極可憤也。」122但由上述之例，俘虜因負債無法歸國亦是實情。

至於生活優裕者，如允福在德川家康宮裏當內侍，受信任且食祿多。副使

慶暹言：「前後劍槍，乘轎來謁。」123李成立與金春福為北政殿(豐臣秀吉正

妻)內侍，朝鮮使節在京都大德寺時，兩人「持酒」訪康遇聖(1581-?)朴大根

(1566-?)譯官。124又，大邱兩班安慶佑以醫術受祿三百石。125趙德秀曾回答

宣祖有關俘虜的詢問，曰：「若兩班子姓，稍解文字者，則依托僧倭作沙彌，

衣食頗饒足矣。」126俘虜當內侍且受親信，或有醫術，或作沙彌，則可得

到豐厚食祿。內侍允福出門甚至乘轎，有持劍槍之護衛。 

  慶暹在淀浦時，有四十餘名俘虜，自買船隻，「滿載米穀，釀酒盈瓮，

懸帆扣枻，唱歌隨來。」127僧人河愃、僧醫朴佑、安景宇，及金應福、木漢、

富商家之婿金吉生、河宗海等，皆是自身往謁使者。僧梁應海、金應昌，及

韓應鳳則為使者所召見。128也有被擄婦女攜兒女，或隻身往見使者。129顯示

這些俘虜並未被拘執，且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尤其是為僧、業醫、富有者。

另一方面，有俘虜「以小紙投於船上軍官等所在處」、「投諺札於下人等所

在處」、「諺書於軍官譯官所在之處」等，130不敢現身且用朝鮮語書寫字條投

於軍官、譯官。又有俘虜暗藏蘆叢或人群中，等待使團經過時出現求助。131

反映這些俘虜是受限制的，而這類俘虜則居多數。 

  鄭希得於 1597 年 9 月被蜂須賀家政的部將森小七郎(森忠村)俘虜，12

                                                      
121

  黃 ，《東槎錄》，「1月24日」條，頁53上。 
122

  姜弘重，《東槎錄》，「12月23日」條，頁38下。 
123

  慶暹，《海槎錄》，「5月17日」條，頁44下。 
124

  姜弘重，《東槎錄》，「11月23日」條，頁33下。 
125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8月6日」條，頁32上 
126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戊戌」條，頁610上下。 
127

  慶暹，《海槎錄》，「閏6月11日」條，頁50上。 
128

  李景稷，《扶桑錄》，「9月2日」條，頁12下；「9月22日」條，頁17上；「8月27

日」條，頁11下；「8月24日」條，頁10上。 
129

  姜弘重，《東槎錄》，「12月24日」條，頁39上；「1625年正月9日」條，頁40下；

「正月17日」條，頁41上。 
130

  李景稷，《扶桑錄》，「8月3日」條，頁5下；「8月23日」條，頁10上。 
131

  慶暹，《海槎錄》，「閏6月11日」條，頁5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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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到達阿波國德島。132根據其《月峯海上錄》記載，知德島地區的俘虜

有相當的生活空間。他們可以互訪、通信、出遊。如鄭希得與柳仲源、柳

汝宏(仲謙)、土佐的魯認、京都的林子敬，互訪或通信。133與同住的兄慶得、

族人鄭子平、鄭好仁，及比鄰而居的柳仲源，「輪設飯菜」，會諸友。仲源

喜歡圍碁，子平喜好吟詩，平常即以此消磨渡日。希得生病時，子平夜夜

「煎粥煮藥」照顧。慶得和子平亦至鄰家拜訪。134
 

  希得還常出遊，如「到市邊」、「與諸友採蕨于山」、「往觀一山寺」、「與

諸友觀野中禾黍盈畴，坐于江畔，買瓜而食。」與北條見八(關東巨酋之子)，

或與兄、諸友同遊山城樓。135一般俘虜，月夜則聚集助任橋上，「或歌，或

嘯，或論懷抱，或呻吟哭泣，夜深而罷。」136
 

  鄭希得擅長詩文，受高僧東首座厚遇。137東首座或來訪，或邀鄭希得

往福聚寺。138兩人相和詩，鄭希得則藉詩句表達歸國之意。139他應代官彥

四郎、阿波別將織部、少年傳七、稻田四郎、家政之婿羽柴、長門守蜂須

                                                      
132

  鄭希得為晉州人，戰爭結束後，於1599年6月29日回到釜山。中村榮孝，〈《月峯海

上錄》と《老松堂日本行錄》〉，《日本歷史》，173號(東京，1962.10)，頁45下-46

上。 
133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1598年正月2日、4日」條，頁81下；「3月9日」條，

頁84下；「4月1日、18日」條，頁85下；「8月5日」條，頁88下；「9月9日」條，

頁89上。 
134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正月20日」條，頁82上；「22日」條，頁82上；「2

月11日」條，頁82下；「2月26日」條，頁83下；「10月7日」條，頁89下-90上。「2

月1日」條，頁82上載：「倭奴分送擄人於諸處，而兄弟妻子則不使分離。恐與子平

相離，故常謂子平為我弟。」 
135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2月15日」條，頁83上；「3月20日」條，頁85上；「24

日」條，頁85上；「6月29日」條，頁88上；「2月23日」條，頁83上下；「3月14

日」條，頁84下；「7月1日」條，頁88上。 
136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3月4日」條，頁84上。助任橋之考據，參見那波利貞，

〈月峯海上錄考釋〉，《朝鮮學報》，第21、22合併特輯號(奈良，1961.10)，頁34。 
137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5月12日」條，頁86上載：「(家政)目不知書，每於文

必賴東首座。」東首座與蜂須賀家政同母異父，家政出征朝鮮時，由其督藩政。參

見那波利貞，〈月峯海上錄考釋〉，頁23-24。 
138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2月19日」條，頁83上；「3月29日」條，頁85下；「7

月23日、25日」條，頁88上。福聚寺為蜂須賀家的菩提寺。參見那波利貞，〈月峯

海上錄考釋〉，頁24。 
139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7月25日」條，頁8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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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至鎮等之邀，拜訪他們。140另外他也接待訪者，除傳七拜訪他外，北條

見八持艾餅訪之，彥四郎出示朝鮮名畫幛，藩士古田佐助求贈言，勘十郎

書示「莫悲痛自毀」，三求訪之「慰以風雨之苦」，彥三郎以書慰問並送黃

柑。141
 

  鄭希得在家政返國前曾到他家，他在家政家看到「天下輿地圖」，及鶴、

鷹、鵝、雉等，並看到八匹朝鮮駿馬，這些均掠奪自朝鮮。142家政返國後

邀見他，求賦詩，送他餅、枇杷、生鮒魚、新米、扇等，143待之甚厚。他

亦多次書示家政，「如得一開籠鎖，歸見老父，則窮天極地之痛，庶可小

伸。」、「我等年老無用，如是拘縶有何益於貴國。只以還見垂死之老父，

招慰亡母之冤魂，祈祝于天，幸採罔極之情，快開籠鎖如何？」致使家政

有將他放還之意。144希得與兄、族人、被擄諸友同食、同遊、互通書信，

甚且與家政、東首座，及有漢學素養的家老、藩士等相互往來，生活有相

當程度的自由，而在德島的一般俘虜亦非完全受限。 

  姜沆在大津時，同為俘虜的務安縣吏徐國多次拜訪他並向他求詩；金

山出石寺僧侶快慶以扇求詩；出遊城下寺院時與寺僧互贈詩句。在伏見，

俘虜金禹鼎、姜士俊、姜天樞、鄭昌世、朴汝楫、全時習、徐景春等連日

拜訪他；金興達、興邁兄弟多次送米布救其飢寒；姜士俊等持酒慰問；日

僧加古(賀古宗隆)請他於屏風題詩；角倉素庵(1571-1632)邀請他至嵐山；後陽

成天皇的叔父照高院遣僧送扇求詩。145某次出遊，他將豐公廟(秀吉埋葬處)

                                                      
140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正月3日」條，頁81下；「5月5日」條，頁86上；「6

月19日」條，頁87下；「25日」條，頁87下-88上；「10月1日」條，頁89下；「11

月2日」條，頁90上。 
141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2月12日」條，頁82下-83上；「3月6日」條，頁84下；

「22日」條，頁85上；「6月3日」條，頁87上；「9日」條，頁87上下；「8月3日」

條，頁88下；「10月29日」條，頁90上。 
142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3月13日」條，頁84下；「21日」條，頁85上；「4月

28日」條，頁85下。 
143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5月12日、13日」條，頁86上；「6月10日、16日」條，

頁87下；「27日」條，頁88上。蜂須賀家政於1598年5月29日返國。 
144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5月14日」條，頁86下；「11月3日」條，頁90上下。 
145

  姜沆，《看羊錄》，頁33上、下；頁34上下；村上恆夫，《姜沆：儒教を伝えた虜

囚の足跡》(東京：明石書店，1999)，頁79-83、131-132；辛基秀、村上恆夫，《儒

者姜沆と日本》(東京：明石書店1992)，頁135-138。金山出石寺在伊豫州南3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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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上妙心寺僧南化所書銘文「大明日本，振一世豪；開太平路，海闊山高。」

以筆塗抹，並改題曰：「半世經營土一坏，十層金殿謾崔嵬；彈丸亦落他人

手，何事青丘捲土來。」藤原惺窩(1561-1619)知此為姜沆所為，他對姜沆戒

之曰：「向見太閤塚殿所書，乃足下筆也，何不自愛也。」146姜沆與其他俘

虜及日本僧侶、學者往來，且敢譏諷秀吉，說明他能自由活動且得到惺窩

等日本友人庇護。 

  諸大名對俘虜大致沒有嚴格監禁，俘虜若有漢學素養，則與之談論、

唱和，優遇之。對逃走的俘虜，則予以嚴懲。如李曄，秀吉待之甚厚，但

他與其他俘虜相約買船逃走，至赤間關被追及，遂引劍自殺並跳海。其屍

被勾起，其他人則送至京都車裂。147又如梁乭萬偷船逃至土佐近海立即被

捕，船上的人「幾半見斬」。148有逃走之虞的俘虜，則派人看守。如姜沆曾

企圖逃走，他被送至伏見後，其家屬是安置於「空家太倉中，令老倭市村

者典守之。」149但如上述，他仍能出遊、交友。 

五、 朝鮮俘虜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朝鮮俘虜中，有學者、陶匠、宗教家、醫家等。這類俘虜不多，但對

日本文化之影響仍不可忽視。下面僅以學術文化、燒造陶磁、創建佛寺、

行醫救人等四方面作論述。 

(一) 學術文化 

  俘虜中有學者、士人，其在日本協助訓點儒籍，或列士籍，或領俸祿，

影響日本學術與教化。下面以姜沆、李真榮 (1571-1633)父子、洪浩然

(1581-1657)等為例作說明。 

                                                                                                                         
姜士俊於1601年4月返回朝鮮。 

146
  姜沆，《看羊錄》，頁34上。 

147
  姜沆，《看羊錄》，頁20下、33下。 

148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8月21日」條，頁89上。 

149
  姜沆，《看羊錄》，頁3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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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姜沆 

  姜沆，字太初，號睡隱，出生全羅道靈光郡。本籍晉州，晉州古稱菁

川，因此亦號菁川。二十二歲(1588)中進士，歷職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郎、

刑曹佐郎。1597 年 9 月與家族一起為藤堂高虎(1556-1630)的部將信七郎(新

七郎)所擄，最初在伊豫大津，其間曾企圖逃走，1598 年秋被轉送至伏見。

1600 年 2 月獲准歸國，4 月 2 日由伏見出發，5 月 19 日返抵釜山。後因黨

禍受讒論罪，遂歸鄉里講學，年五十二歿。150
 

  姜沆在伏見與歌人木下長嘯子(林勝俊，1569-1649)、名醫意安、理安、

大名赤松廣通(1562-1600)、儒者藤原惺窩等交往。木下長嘯子與儒者、歌人、

俳人、茶人、僧侶等均有往來，姜沆大約也有機會與這些人相交。理安之

師意安，本名吉田宗恂(1558-1610)，豪商角倉了以(1554-1614)之弟，著《歷代

名醫傳略》。因理安之請，姜沆為其作序。惺窩即是看到此序，經由意安和

理安，與姜沆相識。赤松廣通師事惺窩，他因惺窩的關係而與姜沆往來。151

《看羊錄》載： 

(廣通)又嘗從我國士人之在俘虜者及臣兄弟，求書六經大文，潛以銀

錢助臣等羈旅之費，以資歸路。152
 

同書又載： 

……臣收合我國士人之曾結約束者，引出篙卒之在倭家者，收前後

所得銀錢，潛買一船及船糧。異同之人，獨經虎穴千里，恐有意外

不測之患。遂往見舜首座及廣通，願借力出疆。則廣通求寺澤志摩(寺

澤正成)手書，以備關市之譏查。舜首座且許篙師一人以教水路至對

                                                      
150

  姜沆，《看羊錄》，頁32上下、34下；松田甲，〈藤原惺窩と姜睡隱の關係〉，收

入松田甲，《續日鮮史話》，第1編，頁32-33、38。 
151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138、273；姜沆，《看羊錄》，頁28

下載：「(惺窩)但馬守赤松左兵廣通之師也。」藤原惺窩，號惺窩、柴立子、廣胖

窩等。初入佛門，改名舜首座。後棄佛向儒，專研六經，開日本近世文教興隆之基。

參見日置昌一編，《日本歷史人名辭典》(東京：講談社，1990)，頁783上。角倉本

姓吉田，為醫學世家。吉田宗恂父宗桂，有醫術仕家康，為大藏書家。參見辛基秀、

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273。 
152

  姜沆，《看羊錄》，頁2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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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乃許其還。153
 

廣通藉「求書六經大文」之名，給姜沆銀錢。他與惺窩在姜沆歸國時，均

給予協助。 

  姜沆的學術影響惺窩甚深，兩人討論朝鮮科舉、春秋釋奠、經筵等；154

他應廣通和惺窩之邀，與兄姜渙、姜濬(澹)及其他學者十餘人，參與訓點四

書五經。姜沆謄寫大字本四書五經，另外抄寫袖珍本四書五經，包括大學、

中庸、論語、書經、詩經各一冊，孟子、易經、禮記、春秋各二冊，及曲禮

全經、小學、近思錄、近思續錄、近思別錄、通書各一冊、正蒙二冊等。155

在姜沆協助下，四書五經的訓點工作於 1599 年 2 月完成。惺窩受廣通之託，

請姜沆作跋。惺窩曰： 

赤松公令予傳言於足下。其言曰：日本諸家言儒者，自古至今唯傳

漢儒之學，而未知宋儒之理，四百年來不能改其舊習之弊。……故

赤松公今新書四書五經之經文，請予欲以宋儒之意，加倭訓于字傍

以便後學。日本唱宋儒之義者，以此冊為原本。……足下敘其事，

證其實，跋冊後，是赤松公之素志，而予至幸也，足下計之。156
 

姜沆言： 

他日日東諸達官之見是書者，因其文而悟其道，以及於為上為下為

國為加為比隣。一以聖訓從事，則扶桑一域未必不為東周。而赤松公

之利澤，推及於海州蒼生者豈淺淺哉。……予嘉歛夫(惺窩)之獨得遺

經，又喜赤松公之尊德樂道也。於是乎書。己亥(1599)春二月望日。157
 

知日本只傳漢唐古注，因廣通之請惺窩將四書五經加以朱子新注，並訓點

之。訓點本四書五經的流佈，是朱子學得以在日本民眾中廣泛浸透的根由。

隨私塾的普及，孩童誦讀訓點四書五經，儒教成為日本一般民眾的素養。

                                                      
153

  姜沆，《看羊錄》，頁29上。 
154

  姜沆，《看羊錄》，頁28下。 
155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290。 
156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纂，《藤原惺窩集》(京都：思文閣，1978)，卷上，〈惺窩

先生文集〉，卷10，〈問姜沆〉，頁135-136。 
157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纂，《藤原惺窩集》卷上，〈惺窩藳〉，續卷3，〈五經跋〉，

頁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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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傳教士認為日本人有禮節，有道德，是得自此儒教的培養。158
 

  趙曮，《海槎日記》載：  

日本初不尚文，……百濟人王仁阿直妓(岐)未知何時入來，而始教書

籍於日本。伊後壬辰亂時，我朝人姜睡隱沆被拘四年。其時有僧舜

首座者，相與從遊，開始文教。舜首座俗名藤歛夫，號惺窩。159
 

趙曮是 1764 年的正使，他認為因惺窩與姜沆往來，日本開始有文教。姜沆

為惺窩撰寫不少序跋、識語，160他的儒學直接影響惺窩的哲學根基。 

2. 李真榮父子 

  李真榮，字一恕，慶尚道靈山人。1593 年為淺野幸長的軍隊所擄，後

被送至大坂。娶宮崎定直之女，生二子，以卜筮為業兼講學。紀州藩主德

川賴宣(1619-1667 在職)聞其名，召為侍講，待以客禮，賜廩米三十石。長子

李全直(1617-1682)，字衡正，號梅溪，父歿襲父職為儒員。藩儒官永田善齋

愛其才，以女妻之。梅溪曾赴京都學習，後賴宣將其召回，令其講經義，

並且擔任世子光貞(1667-1698 在職)之師。梅溪因隨賴宣父子至江戶參覲，與

幕府學政林道春(1583-1657)等有交誼。次子李立卓(1621-1696)，字瞻德，為

伊豫國西條藩主松平賴純(賴宣三男)的侍醫。 

  李梅溪對紀州民眾的教化有很大貢獻，他在 1660年受賴宣之命草擬「父

母狀」(六十一字 )訓諭，在領內宣揚、教化百姓。第九代藩主德川治貞

(1775-1789 在職)甚且下令領內私塾必須以「父母狀」作為習字範本。至明治

初年第十四代藩主茂承(1858-1869 在職)時，「父母狀」仍是紀州藩維持風教

的根本。161
 

                                                      
158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309。 
159

  趙曮，《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7輯，頁50上。 
160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頁71-73。 
161

  松田甲，〈紀州德川家の大儒李梅溪〉，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3編，頁3-4、

9、12-13、15、28；辛基秀，〈李真榮、梅溪と朝鮮通信使〉，收入辛基秀，《朝

鮮通信使─人の往來、文化の交流》(東京：明石書店，1999)，頁75、81-91；鄭章

植，《使行錄に見る朝鮮通信使の日本観》(東京：明石書店，2006)，頁47-48；南

龍翼，《聞見別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6輯，〈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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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浩然 

  洪浩然，號雲海，晉州人，出生官宦之家。1597 年 7 月晉州之役為鍋

島直茂軍所擄，時年十二。直茂憐之，還師後常侍左右。浩然嘗賦詩謝云：

「髫年漂泊日(海)之東，莊越吟邊歲幾窮；蒼海弘恩無所表，寧趨明節訴微

哀(衷)。」162直茂歿後，事其子勝茂(1580-1657)。勝茂厚遇之，在藤津郡賜

予百石采邑，五口廩俸。其間他曾赴五山遊學，回佐賀後擔任勝茂右筆(文

書)，並從事講學。1657 年勝茂歿，切腹殉主。娶多久領主多久安順(1563-1636)

家臣之女，後代歷為佐賀藩士。163浩然以書法活躍於當時，擅長楷書，留

下甚多墨寶。如「扁舟意不忘」(杜甫：夜宴左氏莊)、「忍 忍則心之寶 不忍

身之殃」(殉死時留下的絕筆)等作品，迄今仍保存於名護屋博物館。 

(二) 燒造陶瓷 

  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前，諸大名對盛行於禪林之茶道已相當喜愛。他們

愛用珍貴陶磁器，尤其是朝鮮茶碗。164但當時日本陶磁業並不發達，因此

爭相以高價購買高麗朝或李朝初期的珍品。入侵朝鮮後，出兵大名在半島

上俘虜陶匠外，也物色陶匠帶回日本，並在其領地建窯燒造。 

  朝鮮的陶磁生產由官窯掌控，京畿、忠清、慶尚、全羅四道設有陶器

所 125 所、磁器所 100 所。165中央管轄之沙器匠有 95 名分配到此四道，其

中慶尚與全羅二道合計 68 名。這些沙器匠在四道指揮工人燒造，形成生產

                                                                                                                         
頁21下載：「其父我國人，而系出全州，故名其子全直。全直為人純厚，稍解詩律，

筆畫頗精。」 
162

  《直茂公譜》，第8卷，頁202上。 
163

  松田甲，〈朝鮮より出でたる佐賀の儒者洪浩然〉，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

第2編，頁20-34；古賀精里，《精里全書》，收入相良亨等編，《近世儒家文集集

成》(東京：株式會社ぺりかん社，1996)，第15卷，〈洪浩然傳〉，頁257下-258下。 
164

  ヨハン‧ベッカ─(Johanna Becker)，〈唐津燒きと韓國─そのかかわりあいについ

て〉，《韓》，創刊號(東京，1972.01)，頁41。 
165

  末松保和編，《世宗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7)，卷148-151，〈地

理志〉，頁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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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166《慵斎叢話》載：「世宗朝(1418-1450)御器專用白磁，至世祖朝

(1455-1468)雜用彩磁。」167京畿道之廣州與慶尚道之尚州，即為此御用白磁

之產地。168
 

  日軍兩次出兵朝鮮，第一次於戰爭失利後撤退至半島南岸，第二次則

是以占領朝鮮南半部為目標，出兵諸大名所俘虜或物色的陶匠，多出自京

畿、忠清、慶尚、全羅等四道。這些被大名帶回之陶工，在各大名的領地

從事燒造，為其生產著名後世的陶磁器。下面以薩摩燒、高取燒、有田燒、

高田燒、三河內燒、荻燒等說明之。 

1. 薩摩燒 

  1597 年 8 月日軍攻陷南原，島津軍俘虜不少朝鮮人。1598 年 11 月島

津軍歸國時，70 餘名 21 姓的俘虜被強制送至日本。他們在薩摩國串木野

嶋平(今鹿兒島縣いちき串木野市)、市來神之川(今鹿兒島縣日置市東市來町)、

鹿兒島前之濱上陸。之後，分居此三地，其中以居住串木野嶋平最多，有

男女 40 餘人，包括伸、李、朴、卞、林、鄭、車、姜、陳、崔、盧、沈、

金、白、丁、何、朱等 17 姓。在串木野嶋平的朝鮮人，因與當地百姓衝突，

約在 1603 或 1604 年移居苗代川(今鹿兒島縣日置市東市來町美山與美山元寺脇

地區)。169
1614 年慶尚道人朴平意(1559-1624)在成川村發現白土，在加世田

京發現白砂，在大隅國栗野發現釉藥楢木，因此開始建窯專燒御用白磁，

此稱為苗代川燒。藩主島津家久(1576-1638)引見朴平意，以其為「庄屋」，

給切米四石，賜名「興用」。170之後苗代川的陶業在藩的保護下生產發展，

                                                      
166

  南韓法制處編，《經國大典》(漢城：南韓法制處，1962)，卷6，〈工典〉，頁227、

232、235-262。 
167

  成俔，《慵斎叢話》，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合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臺

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第7冊，卷10，頁251。 
168

  末松保和編，《世宗實錄》，卷148，頁13；卷150，頁134。 
169

  谷川健一編，《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東京：三一書房，1994)，卷10，〈立野

並苗代川燒物、高麗人渡來在附由來記〉，頁674下-675上、676下；橘南谿著、三

浦里編，《東西遊記》(東京：三省堂，1910)，〈西遊記續編〉，卷4，〈高麗の子

孫〉，頁37。 
170

  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首爾：韓國研究院，1977)，頁75-77；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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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今日所謂的薩摩燒。 

  在薩摩的朝鮮系陶磁器，另有日軍第一次入侵時被擄出身慶尚北道星

山的陶匠金海(1570-1622)，歸化名為星山仲次。最初在市來神之川開窯，後

來島津義弘賜予祿十五石，並讓他在帖佐(今鹿兒島縣姶良町)燒造，此稱為

帖佐燒。1619 年，島津家久移居鹿兒島，其子與弟隨之，並移窯下竪野(今

鹿兒島市冷水町)，此即竪野燒。171
 

2. 高取燒 

  黑田長政從朝鮮帶回陶工慶尚南道韋登人八山(不知其名)，讓他在筑前

國鞍手郡鷹取山(又名高取山，在今福岡縣直方市)山麓居住，改其姓名為井土

八藏，給予 70 位工人，建窯製陶。追隨加藤清正已歸化之朝鮮陶匠新九郎

和八藏亦參與燒造。此即高取燒。 

  八藏之子八郎右衛門亦善於燒造，1630 年得到八石家祿，8 位工人，

移窯至穗波郡白旗山(在今福岡縣飯塚市)山麓，1667 年移至上座郡鼓村(今福

岡縣朝倉郡小石原村)，1704 至 1710 年間分窯至宗像郡田島村東松山(在今福

岡縣宗像郡田島村)，1716 年再移至早良郡西新町之東山(在今福岡市)，子孫

世守窯業。172
 

                                                                                                                         
万次，《壬辰倭乱と秀吉、島津、李舜臣》(東京：校倉書房，2002)，頁96；內藤

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226。切米：江戶時代幕府大名的

家臣，對沒有知行地的小祿家臣，在春、夏、冬所給予之米。參見中島浩氣，《肥

前陶磁史考》(有田町：肥前陶磁史考刊行會，1936)，頁50上下。 
171

  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頁73-75；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

器〉，收入松田甲，《續日鮮史話》，第3編，頁45-47；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

考》，頁49下-50下。 
172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36-37；貝原益軒編、伊東尾四郎校訂，《筑

前國續風土記》(東京：文獻出版社，1988)，卷29，〈土產考〉上，〈鷹取瓷器〉，

頁656下-657下；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頁107-111；中島浩氣，

《肥前陶磁史考》，頁49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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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田燒 

  1598 年隨鍋島直茂重臣多久安順至日本的陶匠，有忠清南道公州郡雞

籠山人李參平(?-1655)，及在釜山燒造之陶範丘家族 30 人。李參平最初在小

城郡多久(今佐賀縣多久市)開窯，因此地無優質陶土而遷移至有田鄉(今佐賀

縣有田町)亂橋。他在有田東部上白川天狗谷建窯，並且在上白川泉山發現

白土，因此燒造出精美白磁。歸化名為金江三兵衛，1652 年卒。陶範丘及

其一族 30 人，則在唐津(佐賀縣唐津市)開窯。173
 

  此外，另有陶匠宗傳和金某(不知其名)隨鍋島直茂家老後藤家信至日

本。宗傳之歸化名為深海新太郎，他在杵島郡內田興建數處陶窯，有近千

工人，從事燒造二十餘年，1618 年卒。妻百仙婆繼承其業，並領一族九百

餘人遷移至有田泉山附近之年木谷。百仙婆於 1656 年卒，年 96。金某則

在鄰近有田之西松浦郡松浦村藤川(在今西松浦郡有田町)建窯燒造。李參平、

宗傳、金某三位朝鮮陶匠被視為有田燒之始祖。174
 

4. 高田燒 

  慶尚道泗川郡十時鄉人尊楷，1598 年隨加藤清正至唐津。之後曾一度

回故鄉，1600 年再至日本。1602 年受小倉城主細川忠興(1563-1646)招聘，

於豐前國田川郡上野村(今福岡縣田川郡赤池町)建窯，開創上野燒。細川忠興

賜予俸祿和 70 名工人，並禁止上野以外之細川領地燒造陶器，作為保護和

獎勵，尊楷則以上野地名更名為上野喜藏高國。 

  1632 年細川忠利(1586-1641)移封熊本城，高國與長子上野忠兵衛、三

子藤四郎亦隨同移窯至肥後八代郡高田村(今熊本縣八代市)，在此燒造的陶

器稱為八代燒，亦名高田燒。次子十時孫左衛門甫久與四子渡久左衛門高

                                                      
173

  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頁99-104；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

磁器〉，頁40；木島孝之，〈唐津燒創始時期─1580年代說を問う〉，收入黑田慶

一編，《韓國の倭城と壬辰倭乱》(東京：岩田書院，2004)，頁468-476。 
174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38-40；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百

仙婆碑文〉，頁142下、412上下、413下、414上下。 



豐臣侵略朝鮮的殺掠及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 ．123． 

利仍留上野，受小倉新城主小笠原忠貞(1596-1667)援助，繼承上野燒。1658

年，次子移窯至八代郡平山，因此上野氏有三家傳承燒造業。175
 

5. 三河內燒 

  肥前平戶城主松浦鎮信(1549-1614)於 1598 年 12 月從朝鮮歸國時，據稱

帶回 125 名朝鮮人，其中有陶匠巨關(1556-1643)和頓六。巨關是慶尚道熊川

人，時年四十三，後來入平戶藩籍，改名今村彌次兵衛。松浦鎮信將巨關

和頓六安置於平戶西南的中野村(在今長崎縣平戶市)，並在此開窯燒造，此

稱為中野燒或平戶燒。當地缺乏優質陶土，最初由朝鮮輸入，後來於筒江

等地發現陶土。元和年間 (1615-1623)金村彌次兵衛之子今村三之丞正一

(1610-1696)將陶窯遷移至藤原山，1658 年其孫今村彌次兵衛正名(1635-1717，

號如猿，後改名正景)再遷移至三河內(今長崎縣佐世保市三川內町)，此稱為三河

內燒。今村如猿調和天草陶石和網代陶土(三岳石)，三河內燒因此成為純白冠

天下之磁器。頓六之孫樋口某和李參平之孫石丸某亦於三河內附近開窯。176
 

6. 萩燒 

  朝鮮陶工李敬原應唐津藩主寺澤廣高(1563-1633)之召，自朝鮮輸入陶

土，於椎之峯(在今伊万里市南波町府招)燒造茶器。1598 年受毛利輝元招聘，

至長門國阿武郡萩町椿鄉松本(今山口縣萩市椿東區船津)。因於此地鼓山嶽(後

改稱唐人山)發現優質黏土，因此開始燒造。輝元給予此山林及山下住所，

列士籍，賜祿五十餘石。歸化名為坂本助八，1625 年輝元長子毛利秀就

(1595-1651)賜其名高麗左衛門，1643 年卒，年七十五。在萩創始的陶業稱

                                                      
175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35-36、42-46；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

考》，頁51上下、95下；寺本広作編，《熊本縣史》(熊本：熊本縣，1965)，總說

篇，〈肥後の陶器〉，頁743；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頁105-107。 
176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40-41；高田與清著、國書刊行會編，《松

屋筆記》(東京：國書刊行會，1908)，卷62，〈平戶燒陶器〉，頁359上下載，三河

內燒是由高麗國歸化的老嫗所創始。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頁215上下、216

上、224上下、225下、22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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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萩燒或松本燒。 

  上述之外，如加藤清正帶回數名陶工中，有名葛城某者，於肥後國玉

名郡小代山(在今熊本縣玉名市)山麓開創小代燒。細川忠利自豐前移封熊本

後，其子光次郎即受忠利保護獎勵。177毛利高政(1559-1628)於 1600 年受封

豐後佐伯城主，他以俘虜的朝鮮陶匠在佐伯波越(今大分縣佐伯市堅田波越區)

燒造專供城主使用，或贈予諸大名的陶器，此稱為「波越燒」。178這類被擄

或招聘之朝鮮陶匠，多半居住九州地區。他們在諸大名領地受保護與支持，

除燒造御用白磁，亦燒造食器、酒器、茶器等。 

  16 世紀末，日本風行朝鮮白磁。由於朴平意和李參平相繼發現白粘土，

日本因此亦能燒造優質白磁。又，由於大名及大眾之需求，高溫燒成和施

釉等技術亦隨之提升，並且普遍、迅速發展。 

(三) 創建佛寺 

  朝鮮俘虜有出家為僧者，他們在各地興建佛寺、立戒規、擔任住持，

融入日本宗教界。 

1. 日遙 

  日遙(1581-1659)本名余大男，慶尚道河東人。1593 年 6 月日軍攻陷晉

州時，他躲藏於雙溪洞普賢庵，7 月被加藤軍俘虜，時年十三。根據本妙

寺(在熊本市)所藏余大男父子往來之書信，知當時他手書「遠上寒山石逕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二詩句，清正見其筆势活潑，資性聰穎，認為「此非

庸常之子也」，而將其留在身傍，特別予以照顧。數月後被送至肥後國，跟

隨日乾上人削髮為僧。 

  其後日遙至甲州久遠寺(日蓮宗總本山)和總州法倫寺習佛，學識德智為

眾所推。1609 年，加藤清正的菩提寺本妙寺二世住持日繞上人歿後，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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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頁49下。 
178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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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召回擔任第三代住持，時年二十九。晚年他將住持一職讓予日選，退

隱妙光山蓮政寺(在熊本市)，1651 年至肥前島原創建護國寺。島原是基督教

盛行之地，在幕府禁教下，他在此開基有破邪顯正之意。其草體墨跡、書

翰，今仍保存於本妙寺和護國寺。日遙上人號本行院，一般稱他「高麗遙

師」、「高麗上人」。1659 年歿，年七十九。179
 

2. 宗巖 

  宗巖(1575-1628)於 1593 年在平壤近郊為福知山城主(今京都福山知市)小

野木縫殿助擄獲，因其「天質陰莖至小，男事已絕。」被允許擔任內侍。

先後服侍蜂須賀阿波守之妻、下總守瀧川雄利(1543-1610)之女。由於瀧川雄

利之女早逝，他深感人事無常，遂於 1605 年出家。此後雲遊四方，1616

年回京都黑谷追隨了的上人(金戒光明寺第 27 世)。他在金戒光明寺贈予之紫

雲石地方，創建西雲院，在此結草庵、唸佛。1628 年圓寂，年五十三。 

宗巖持戒嚴，為有德高僧，他於歿前七天，以稱念上人(淨土宗捨世派之祖)

的修道法規為基礎，修訂 17 條清規，可謂為稱念上人之繼承者。180
 

3. 日延 

  日延(1589-1665)被擄的確實年代不清楚，依其 1589 年出生推測，當時

應未滿十歲。史料或記載日延為臨海君之子，但依實錄記載，被執為兩王

子，非兩王孫。 181同時被擄的姊姊後來成為宇喜多秀家家老戶川逵安

(1567-1628)之妾。 

  日延最初在博多法性寺出家，1604 年至京都本國寺檀林學習，1607 年

至下總飯高(在千葉縣匝瑳市)檀林修行。1627 年繼任小湊(今千葉縣天津小湊

町)誕生寺第十八代住持。此時亦相繼在安房(千葉縣安房郡)創立龍潛寺，在

                                                      
179

  松田甲，〈本妙寺日遙上人〉，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1編，頁53-74；內

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298-309、310註7。 
180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311-314。 
181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26，「25年7月戊午」條，頁22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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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創立円真寺、覺林寺。1630 年因謗法問題，與日樹等 6 人被流放，因

此離開誕生寺，回到博多法性寺。1632 年藩主黑田忠之(1602-1654)將廢寺

香正寺賜與日延，因此重建香正寺。《筑前國續風土記》載： 

(香正寺)開山名曰：日延，朝鮮國產也。朝鮮征伐時，成囚而來。住

該國，為日蓮宗僧侶，房州誕生寺住持。此僧堅守不受不施宗義。

時不受公方布施物，以科流此國，與其相類者七人。寬永九年(1632)

創立此寺。」182
 

1643 年離開香正寺退隱，1660 年在博多再創妙安寺，1665 年卒於妙安寺。183
 

(四) 行醫救人 

  被擄朝鮮人亦有以醫術成為名醫，留下丸、散、湯等秘方。 

1. 經東 

  經東(?-1598)為長宗我部元親(1539-1599)所擄，1594 年至土佐，在高岡

郡新居村(今高知縣土佐市)以醫為業。據載，開業第一年因很多病人診治無

效死亡，他深以為恥而休業。經思考檢討後，認為日本與朝鮮風土、人性

皆不同，再開業時便調整處方和劑量，因此病人多痊癒。他斷病準確，如

有一天他為一孕婦看診，推斷胎兒是男孩，但小孩三歲必得癘病。孕婦若

立即服藥，小孩將平安無事。如果出生後小孩才服藥，必無效。孕婦的丈

夫非常生氣，認為他是詐騙，孕婦因此未服藥。不久小孩出生，但從二歲

那年夏天開始，面色呈死灰。三歲那年春天，已出現癘氣之狀。這對夫妻

大驚，再求經東開藥。經東回答：病體已成，非人力所及。不久小孩亦病死。 

  成為名醫的經東，其死與群醫嫉妬有關。據載，他扈從長宗我部元親

至伏見土佐藩邸，當時聞名而來求診者相當多。伏見的群醫嫉妬他，某天

                                                      
182

  貝原益軒編、伊東尾四郎校訂，《筑前國續風土記》，卷3，〈福岡．香正寺〉，頁

70上。 
183

  日蓮宗史料編纂會編，《日蓮宗年表》(東京：日蓮宗史料編纂會，1941)；高崎慈

郎，〈可觀院日延の研究〉，《大崎學報》，117号(東京，1963.12)，頁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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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藉口宴請他，卻在食物中下毒。經東吃了之後，知食物被下毒。他說：

我知道你們下毒，要解此毒很容易。但我今日不死，他日也會被你們所殺，

不如今天被毒死。言畢，自懷中取出一書，曰：此書是救萬民的藥方秘典，

我死後也不想留給你們。乃將此書投入火爐中，經東亦因此被毒死。184
 

2. 李氏家族 

  1597 年 8 月南原之戰，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福男(1555-1597)戰死，其

子李聖賢(1589-1647)被擄後，先在毛利輝元部將阿曾沼豐後守元秀(?-1597)

處，其後被送至日本。李聖賢因是名族之後，毛利輝元敬重之，並賜予周

防熊毛郡勝間村(在今山口縣熊毛町)知行百石。娶內藤元榮之女，育有三子。

聖賢後剃髮，名元宥，毛利輝元子秀就給予「李家」之姓。長男閑齋一應

與次男就庵宗隣均有醫術，皆擔任藩醫。兄弟兩家子孫，累代以醫術仕毛

利氏。明人孟二寬(1572-1656)於文祿之役被擄，至日本後仕安藝藩為醫官，

改名武林次庵(又名治庵)。他將枇杷葉湯秘方傳授予就庵之子正玄，此秘方

與龍王湯同為長州藩二大名藥。185
 

3. 九山道清 

  九山道清(?-1647)本名不詳，其為 1598 年鍋島直茂擄回 13 名朝鮮人中

之一，時年三十三。先祖為醫者，他除醫學素養外亦具豐富藥學、動植物

學、鑛物等知識。在佐賀唐人町製藥，並與陶匠李參平等相往來。其精於

製藥，留傳頗多丸、散秘方。現今佐賀白山町有名之神効丸，即源於其製

法。家族代代以製藥和織更紗為業，更紗又名「高麗更紗」。186
 

                                                      
184

  平尾道雄等編，《皆山集》(高知：高知縣立圖書館，1976)，歷史(4)篇，第14章，

〈土佐國畸人傳〉，卷2，〈經東〉，頁40-41。 
185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757-759；三木榮，《朝鮮醫

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1991)，頁191上、下。 
186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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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鄭竹塢 

  為鍋島直茂所擄，其為醫者亦是學者。受鍋島氏厚遇，得到藤津郡吉

田(在今嬉野市)的采地。以醫術侍蓮池藩鍋島直澄(1616-1669)，並於佐賀教授

詩書、文藝，子孫亦仕蓮池藩。187
 

5. 李慶宅 

  文祿之役時，細川忠興部將南条元宅擄獲慶尚道仁同縣監李宗閑。宗

閑在小倉受細川忠利優遇，子慶宅八歲時成為忠利的家臣。忠利以高麗和

日本兩國國名，令慶宅改姓高本，使習醫，12 歲時賜祿百石。忠利移封熊

本後，又於熊本二丸賜予宅邸。因參與鎮撫天草之亂(1637-1638)負傷，以此

功加增三百石。後來擔任侍醫，1665 年歿。代代以醫仕官，五代孫高本紫

溟(1738-1814)為醫者亦為著名儒學者、國學者。188
 

  精於醫術的朝鮮人，另有林一德、林榮久父子，及擅長膏藥和眼科的

張膏、精通本草的金德、善於鍼灸的金德邦等。189
 

六、 結論 

  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最終目的是征明，佔領朝鮮半島與穩定朝鮮國內秩

序則是必先解決的問題。他二次出兵均有禁止軍隊横暴的禁令，但日軍並

未遵守。各軍上陸後，雖在各地發佈安民榜文，但殘殺、焚蕩、擄人、掠

奪，已無正常軍規。尤其割朝鮮人之鼻，李晬光言：「血肉之慘，舉此可知。」 

  日軍在朝鮮半島俘虜約 5、6 萬朝鮮人至日本，這些俘虜分布江戶以西

各地，但以九州、四國、中國三地最多。戰後兩國恢復外交關係，赴日朝

鮮使節亦極力交涉送還俘虜。但這些俘虜男婚女嫁，或生子置產，或主人

                                                      
187

  松田甲，〈佐賀の儒者洪浩然〉，頁31-34。直澄為勝茂三男，蓮池藩第1代藩主。 
188

  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191上；松田甲，〈朝鮮人を祖先とせる熊本

の碩學高本紫溟〉，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1編，頁106-109。 
189

  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191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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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匿，或居住偏遠地區，以致歸國者不多。被擄朝鮮人有一般百姓、各類

工匠、學者、醫者等，其在日本之生活與待遇各不相同。一般百姓通常從

事農耕或被當作奴僕使喚，各類工匠或以其技藝維生。其中生活貧困者，

有借貸、鬻女情形。若是學者，或有醫術，或受親信，亦可得到豐厚食祿。

有些俘虜，他們被拘執沒有自由，甚至被買賣。但學者、業醫、為僧、富

有者，仍有相當生活空間。尤其學者，可以互訪、通信、出遊，甚至與大

名、藩士、日僧等和詩。 

  朝鮮俘虜對日本學術文化、陶瓷業、宗教、醫藥等領域，均有其影響。

如姜沆協助訓點之四書、五經，隨私塾之普及深入日本民眾，成為一般民

眾的素養。李梅溪草擬之「父母狀」，至明治初仍是紀州藩內維持風教之根

本。被擄之陶匠，他們在各大名領地從事燒造，生產著名之陶瓷器。有些

俘虜出家為僧，在各地建造佛寺、立戒規、擔任住持，融入日本宗教界。

有醫術者，或成為名醫，或留下丸、散、湯等秘方。亦有傳授製造樟腦、

造紙技術、織機技術，或築造名園者。190此外，掠奪之大量書籍，迄今仍

收藏於諸文庫。近十萬銅活字的掠奪，則改進日本的印刷術，促使活字版

書籍大量刊行，191在學術、思想、技術等文化整體之發展上有極大意義。 

                                                      
190

  崔官，《文祿慶長の役：壬辰、丁酉倭亂：文學に刻まれた戰爭》，頁72-73。 
191

  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頁122-149；楠戶義昭，〈略奪していった

人、物と朝鮮文化について〉，收入金洪圭編，《秀吉‧耳塚‧四百年－豊臣政権

の朝鮮侵略と朝鮮人民の闘い》(東京：雄山閣，1998)，頁138-139；川瀨一馬，《古

活字版之研究》(東京：安田文庫，1937)，頁151-159、1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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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作類別 俘虜 史料來源 

竹細工師 壬辰被擄 姜沆，《看羊錄》，頁 16

上 

充當家康宮裏之內侍 上使軍官慎忠義奴子允福，閹

人，壬辰被擄，年十六 

慶暹，《海槎錄》，頁 44

下(1607) 

筑前州長政陣下 晉州人姜珥 慶暹，《海槎錄》，頁 50

下 

為奴 軍資正李涵一之弟行─ 吳允謙，《東槎上日

錄》，頁 58 上(1617) 

以篩為業 熊川座首之子，壬辰被擄 李景稷，《扶桑錄》，頁

7 下(1617) 

寫字為生 晉州士人張漢良之子仁凱 李景稷，《扶桑錄》，頁

10 上 

為僧 求禮人梁應海、金海人金應昌在

本國業儒 

李景稷，《扶桑錄》，頁

10 上 

作婿於富商之家(養子) 南原士人金龍俠之子吉生，年十

三，丁酉被擄 

李景稷，《扶桑錄》，頁

11 下 

以僧點茶(在大小名身

旁) 

梁千頃子梁夢麟 李景稷，《扶桑錄》，頁

12 下 

為僧 晉州人河魏寶之子河愃 李景稷，《扶桑錄》，頁

12 下 

為僧業醫 前繕工監判官朴佑，倭名休菴，

羅州人 

別侍衛安夢祥之子景宇，僧名卓

菴，大邱人 

李景稷，《扶桑錄》，頁

17 上 

以宦者曾在北政殿(秀吉

正妻)供使令 

李成立、金春福二人曾為養子於

社稷洞居內官，壬辰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33 下(1624) 

在京都賣卜而食 李文長 姜弘重，《東槎錄》，頁

34 上 

尾張城主義真之廝養 朴承祖、両班之子，丁酉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34 下 

義真之奴 

以教師教人鳥銃 

蔚山人和鎮海人二人 

壬辰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34 下 

帶領數十餘人常教習放

砲 

昆陽人，金僉使之子，壬辰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36 下 

關白(家光)廚子 慶州人，壬辰被擄 金東溟，《海槎錄》，頁

15 下(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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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醫 大邱両班安慶佑 

自言以醫術受祿三百石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

錄》，頁 32 上 

燔造沙器 壬丁被擄人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

錄》，頁 24 上 

使倭廝薪之役 潭陽人李丞祥 鄭希得，《月峯海上

錄》，頁 83 下 

服倭廝思蕘之役 晉州名族河天極 鄭希得，《月峯海上

錄》，頁 84 上 

役於阿波之別將織部 柳汝宏，字仲謙 鄭希得，《月峯海上

錄》，頁 86 上、99 上 

森小七郎家奴 德男(曾役於鄭希得家) 鄭希得，《月峯海上

錄》，頁 87 上 

役於僧倭 舌人(通辭)，忠州人 鄭希得，《月峯海上

錄》，頁 87 上 

役於稻田四郎 朱晦伯 鄭希得，《月峯海上

錄》，頁 88 上 

日人之妻  慶暹，《海槎錄》，頁 50

上 

筑前守親奴之婢子(親近

奴子之婢) 

淳昌女子，年十五，丁酉被擄 

真祖權牧使大德，外祖龍安縣監 

吳允謙，《東槎上日

錄》，頁 56 下 

李景稷，《扶桑錄》，頁

6 上 

江戶將軍之側(侍女) 

吉川廣家之側(侍女) 

朴佑二女 李景稷，《扶桑錄》，頁

17 下 

橘智正之妻  李景稷，《扶桑錄》，頁

20 上 

北政殿之婢女 南忠元女子及子婦 姜弘重，《東槎錄》，頁

33 下 

奉行岡田將監之妻  姜弘重，《東槎錄》，頁

34 下 

壹岐島主之妻 昌原女子，壬辰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29 上 

備後太守日向守妹之侍

女(福山城主水野勝成) 

宗室女，祖和陽君 金世濂，《海槎錄》，頁

20 上(1636) 

平戶太守之妻 昌原両班女人之孫子 黃㦿，《東槎錄》，頁 42

上(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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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omi Hideyoshi’s Pillage in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Lives of Korean Prisoners in Japan 

Lo, Lee-hs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From 1592 to 1598, Toyotomi Hideyoshi carried out his second invasion on 

Korea. The Japanese troops landed in Pusan, pillaging and murdering Koreans. 

During the war, large groups of Korean people, both male and female and 

comprising of all ages, were captured and sent to Japan as slave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prisoners ended up staying in Japan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ir lives. They usually worked as servants or farmers. They lived 

in destitute conditions, and some were forced to sell their own daughters to 

survive. Those who tried to escape were punished severely. Some were sold 

into slavery in Macau, India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However, a small minority was able to attain more esteemed positions, such 

as scholars, doctors, monks, soldiers, missionaries or craftsmen. These few 

were given more freedom and some even managed to accumulate wealth. In 

return, they made a contribution to Japanese understanding in areas such as 

medicine and pottery. 

Keywords: Toyotomi Hideyoshi, Pillage, Korean Peninsula, Korean 

Prisoner, P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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